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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玉女交臂

丹鲁丝本以为对方一定会很知趣地下场，却不知他竟还不服输，仍要与
自己比试，不由芳心大怒，只是未显露在表面而已。
南熊话一出口，他身子往下一矮，一阵叮当相击之音，他手中已多了一
双判官笔。
丹鲁丝不由一惊，怔了一下，南熊红着脸说了几句，大致是请对方也亮
出兵刃的意思，丹鲁丝寒着脸背手按簧，一阵轻啸之声，已把宝剑抽出了鞘。
四下众人乱叫成一片，唯恐酿成流血的局面。
那丹鲁丝剑一掣出，左掌一起剑诀，已把门户亮开，南熊迫不及待地把
双笔一分，斜身撤步，往左紧走三步，身躯向右半转，猱身而进，掌中判官
笔向丹鲁丝两眼便点。
沙漠红丹鲁丝一闪身，对方双笔点空，跟着她向外一抖剑，“樵夫问路”
式，直往南熊当胸就刺。
南熊一带双笔，猛一翻，直往丹鲁丝手中剑上砸，他想借自己超人的臂
力，把对方剑震出手去。
可是丹鲁丝确有一身令人想不到的功夫，就见她一展剑诀，右足向前一
探步，掌中剑非但不躲，一招“玉女投梭”，反向前猛一进。
这一式又疾又快，出乎人意料之外，南熊要是不及早抽身，非伤在对方
剑下不可，他只好硬收招式，向后猛一仰身，“倒卷杨柳”，平空翻了个倒
筋斗，姿态绝美已极，得了个满堂彩。
但是当他身形才一下落，丹鲁丝已然跟踪而至，抖剑便点，剑尖上闪着
青光。
南熊腾身一纵，已经窜起丈余高，往下一落，身形猝矮，“跨虎登山”
式，左手笔往外一伸，右手掌从他自己的左腿旁一撩，又向丹鲁丝剑身磕来。
沙漠红见状，心道：“好小子！你以为姑娘臂力就真不如你吗！”猝然
把内力完全贯注到右臂上，猛然一震玉腕，剑身一抖，已和他判官笔撞在了
一起，“呛”的一声响，剑身上发出一阵龙吟之声。
沙漠红丹鲁丝更不稍怠，娇叱一声，用了一手“倒转阴阳”，贴着他的
判官笔，剑身略斜，在外一翻，进式一抖，整个剑身已到了这南熊的右肋之
前，只需一挺剑，南熊万无活理。
但是丹鲁丝到底顾念到与他并无仇冤，何况二族交情素笃，不愿为此惹
下仇恨。想着一拧玉腕，收回剑身，“嗤”的一声，那南熊不由吓得怪叫一
声，忙向外一窜，站定之后，方发现右肋上皮裘竟被对方利刃划开了尺许长
的一道大口子，却并未伤到皮肤一点。
南熊见状脸一阵青，他就是再不眼，在此情形下也耍赖不得，连急带羞，
不由把手中双笔向天一甩，“嗤嗤”起空而上。他本人手抚着脸，也不知是
哭是叫，哇呀呀的直分开人群，一径走去。
丹鲁丝虽胜了对方，却无傲色，正逢那南熊甩出的双笔自空坠下，离地
尚有六七丈，沙漠红丹鲁丝莲足点处，竟施了一招“乳燕钻天”，就像一支
红箭似的“嗤”一声已窜了起来，红影一闪，万众喝彩声中，她已落在地上，
双手把那一对判官笔接住，微微显得不好意思地忸怩着，把一双笔不知往哪
处放才好。
那司川族边显得有些骚动，主要是小酋长败给对方，显得太丢脸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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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司川酋长在皮篷内似在和他那长子烈日说着什么，烈日一面目视外面，一
面连连点首，老酋长话一毕，他已纵身而出。
石继志和莫小晴见烈日身高体壮，较其弟更过之，头上尚缠着一方白巾，
膀大腰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来确是十分凶猛。
烈日来势虽猛，但当丹鲁丝那双秋波朝他一转之时，那一腔无名之火却
再也提不起了。
别看这烈日虽外表粗猛异常，一见了丹鲁丝，竟畏服得像猫一样，一时
间竟看直了眼，简直忘了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
还是丹鲁丝见状朝他一笑，这烈日不由也跟着咧嘴一笑，丹鲁丝把剑向
背后一背，道了一声哈萨克语，柳复西向石、莫二人解说道：“丹鲁丝说要
与烈日比掌法！”果然说话间那烈日已后退一步，拉了一个姿势，丹鲁丝这
次却是出奇制胜，竟然腾身跃起，以一双莲足之尖，分点烈日两肩头“肩井
穴”，烈日身形一矮，已转至丹鲁丝身后，吐气开声，二掌往空便打。
二人亮开式子，石继志和莫小晴都已看出，这丹鲁丝竟是施展开一套“通
臂拳”，那烈日竟是“六十二式短打”。
这两种功夫，都是中原不常见的，居然在此北地胡族见人施出，不能不
令人吃惊。
烈日外表虽憨，可是一套“七十二式短打”一施出，竟然是见招破招，
见式打式，换帮挤靠，速小绵软巧，搂打腾封扫挂，每一式都有惊人的造诣，
石继志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认为那沙漠红如无奇招，恐难以敌过烈日这一
套短打了，心中不由微微替沙漠红感到紧张。
谁知丹鲁丝一把拳势撒开，果然不同凡响，她这趟“通臂拳”施展开，
另具一番精微巧妙，身形掌式和一般武林中所练不同，招术既迅捷又沉实，
身形既轻灵又稳健，看着似乎不觉得有什么巧快。
可是也只有那烈日自己心里有数，原来拳家动手，有的讲究手快打手慢，
有力制无力，可是武功精纯的，就不在此列了。他们一展开拳来，真是变化
无穷，虚实莫测，慢中有快，以静制动，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才算是能
够发挥武功的真谛。
如此一来，烈日虽把一身拳功施用得疾如暴雨，却休想占丹鲁丝丝毫上
风。
沙漠红丹鲁丝一招“金龙抖甲”式，由东往西一个走势，那烈日已认定
自己恐怕要栽在对方手中，不敢迟疑，见丹鲁丝这招一出，他更认为对方是
露了空招，身随掌走，一个箭步，身躯矫捷地走了过来，以擒拿手中的劈、
挂、叼、拿四式连环，相因而生，因势变化，非把对方败于掌下不可。
沙漠红丹鲁丝本是背着身子，右足一点地，猛觉背后疾风袭至，已知那
烈日用了撒手招数。
霎时间，就听那烈日口中暴喝一声，抖掌就打，这一掌已用了全力，其
实他本心何忍伤害那沙漠红，但他却知这姑娘一身功夫了得，只要她一闻声，
定必前纵，那无形中掌力已泄其半，只要能把她震出四五步，以她身份也定
会服输。
所以他这一掌虚实莫测，可是如果对手格拒闪躲，只要稍慢一些，立刻
就会被这一掌劈实了。
烈日求功心切，见对方初无反应，已用了实招，眼看这一掌算打上了，
却听沙漠红丹鲁丝哼了一声，猛一式“金龙抖



甲”，仍然是单足点地，竟把身形拧了过来。
烈日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然而招数已用实了，临时抽招换式，递出左
掌，丹鲁丝冷笑一声，竟不容烈日把招术变出来，猝然一抖双腕，施一招“老
猿分枝”，双掌往右一甩，已把烈日的掌势封了出去。
内行人都可看出，这一式并没有什么力量，可是掌式迅捷异常，一招二
式，掌尖一沉，猝然向上一翻，十指点点向上扬着，她身子就像一朵红云似
的一拧，已落在了烈日身前。
烈日已完全受制于这俏佳人的双掌之下了，再想还招已自无力。
总算沙漠红丹鲁丝掌下留情，一招“白猿献果”，双掌要是用力往外一
震，慢说烈日不易抗拒，只怕当场就得丧命在她掌下。
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作势，并未向外展，却借着左脚欺地之力，双掌仅往
外一送，“吭”的一声，那烈日狗熊一般的身体，在她纤纤玉手一推之下，
竟自“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七八步，“扑通”一声，坐了一个屁股墩。
烈日忙挺身跃起，已自面红耳赤，只得含羞带愧地向沙漠红丹鲁丝凄然
一笑，点了点头道了一句话，别人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就下去了。
石继志方觉这位丹鲁丝姑娘可真了不起，笑着想对莫小晴谈谈，猛觉身
侧风声一展，不由一惊，再一看，莫小晴竟自清叱了一声：“沙漠红休得猖
狂，姑娘来会会你！”石继志不由大惊，忙叫了声：“晴妹你⋯⋯”但是已
经晚了，那莫小晴以“海燕掠波”的绝快身法，在空中活像一只白雁似的，
一闪已落在了沙漠红丹鲁丝对面。
石继志急得不知怎么是好，那老汉人柳复西却惊喜得张大了嘴，大叫了
一声：“好家伙⋯⋯”两手按在继志肩上惊道：“你妹妹竟有这身功夫？”
石继志哪有功夫跟他说话，一心惦念着场上，心想：“这小晴真是太胡闹了，
也不想想你自己是客，居然也上去打，真是⋯⋯”愈想愈气，另一方面又想
到，既然她已出来，总不能眼见她如此，那沙漠红岂是一般江湖少女可比？
弄不好也许输了，以小晴那么要强的人，到时候看她怎样下台！
想到此内心好不忧虑，再注目场上，见小晴突一出来，惊得四下族人都
站了起来，一片惊异之声，丹鲁丝不由大吃一惊。
俗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莫小晴这一出手，丹鲁丝只由其在空中
的姿态，已知此人是自己大大的劲敌，只是奇怪这司川族内竟会藏有此等高
手，自己怎会没有一点耳闻？
莫小晴向外一纵，司川族起初惊愕了一下，随之都不由叫起好来，他们
虽不识此女是谁，但既由自己族人中出来的，总是帮自己的，虽然二族感情
素睦，但连败两场，而这二人又是这边的小王子，脸上总觉得有点下不了台，
莫小晴一出场，身法之快，姿态之美，他们从未见过，就连帐幕里的司川酋
长也不由振奋得喝了一声好。
莫小晴身一落地，沙漠红丹鲁丝笑眯眯地道了声：“咕喳古里刺！”莫
小晴一绷小脸道：“我可不懂你说的什么！”丹鲁丝蓦然一惊，退后一步，
喜上眉梢道：“你是汉人？”莫小晴一听对方竟擅汉语，而且语音又正又脆，
不由对她生了不少好感，笑了笑道：“我是汉人⋯⋯你也会说汉话？”丹鲁
丝喜得像小孩一样跳了起来，上前一步笑道：“我一直想找一位汉人朋友，
今天碰见姐姐了，这可好⋯⋯”石继志一看也不由高了兴，心说倒成了朋友，
这倒挺有意思。
莫小晴一近看这位边地侠女，愈觉其体态修长，丰姿合度，一双大眼睛，



流露出无限情意，绊红的脸盘，就像小苹果一样娇嫩，再加上那一身鲜红的
衣裳，真是人比青莲，貌似花娇，不由暗自称赞起来。
沙漠红丹鲁丝心中更何尝不是如此想，见小晴年岁和自己相仿，丰姿嫣
然，未笑还颦，再加上脸上那一对小酒窝儿，中原之美，在这姑娘的脸上似
都表露了出来，不禁心生倾慕，更图结纳之心。
莫小晴因见自己出场过久，只图与对方笑谈，竟忘了出来是干什么的了，
四下已有人在低语，不由对这沙漠红一笑道：“小妹因倾慕姐姐一身绝技，
故此大胆出场，姐姐却要手下留情呢！”说罢不待对方答言，一扭娇躯已纵
身一旁，笑眯眯地似等着这沙漠红出招。
沙漠红丹鲁丝见状嫣然一笑，面微红道：“姐姐真是大客气了，小妹哪
是姐姐的对手！”话虽如此，身子已跟着猝然扭动，以“花田错步”的身法，
一连斜着出去了四五步，也是笑眯眯地看着莫小晴，谦虚地道声：“姐姐请！”
四下都狂喝起彩来，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女人同女人动手，而且这
两个姑娘都是冰肌玉肤，光艳夺人的姿容，两人一拉架式，娇娇兮如玉树临
风，巧笑倩然，不要说看她们各显绝技，只这么一对立互笑，已不知迷煞了
多少人，有的已情不自禁又喝起好来。
莫小晴口中道声：“小妹失礼了！”往前一杀腰，抡起一双玉掌，以掌
沿直向沙漠红小腹击去。她这一式也是虚实莫测，旨在探测对方功夫如何。
沙漠红一声娇叱，见她这一双掌来势如电，虽然尚隔着很远，但已觉出
由其指尖上透着疾劲的内力，逼行而入，不由吃了一惊，忙向右一挪娇躯。
然而莫小晴这一招并不止此，猝然见她往下一沉，猛地圈回双掌，“凤
凰展翅”，雪白的大氅向外一翻，她人已斜向右方欺身现掌，绝美的姿态中，
莫小晴已抖出右掌，用“阴掌”的功夫，直往这沙漠红右肋劈去。
沙漠红丹鲁丝原来生就是和莫小晴一样的小性子，尽管二女口头上亲热
至此，可是内心却是谁也不愿在对方掌下认输。
见莫小晴这一式来势疾劲至此，沙漠红愈发使了小性，认为对方手下太
无情，想逼自己掌下服输，想到此哪敢怠慢，右脚向前一踢，人随足转，似
蝴蝶穿花似的，已抖出了右手，甩左掌并二指，往莫小晴左肩头“肩井穴”
上便点。
这一来，莫小晴却又认为，对方一上来就施辣手，这一式点穴手竟是又
快又疾，毫不留情，也不由心内暗自生气，心想：“野丫头！你别逞能，姑
娘先把你败在掌下，再跟你谈交情！”
想到此手上不再迟疑，向前一伏身，沙漠红一指点空，然而丹鲁丝竟自
在空中一拧掌，以“双阳掌”手法，接着向莫小晴兜胸击至。
莫小晴气得娇哼了一声，抡掌沿向她双腕上就劈，用“沉雷泄地”的式
子回环现掌，右掌才劈下，左掌更由下翻了上来，叱了一声：“打！”竟把
内力贯注掌心，向外一登，直往沙漠红丹鲁丝“华盖穴”猛击了去。
沙漠红见状吃了一惊。一挑蛾眉，也是哼了一声，用“铁羽凌风”的回
身现掌式，猛然身子一拧，一个大转身，掌随身进，用足了全身之劲，直往
莫小晴右肋打去。
这一招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绝招，又快又劲，在场之人，都不由惊叫了一
声，石继志也不由怔了一下。这种情形之下，已经险到了万分，沙漠红这一
式，用足了掌力，她确实安心要借这一式绝招，把莫小晴败于掌下。
这种势子快若电光石火，莫小晴也知道这一式太厉害，也顾不得发话，



猝然向外一滑足，甩腿盘身，“刷”的一声，身子带了回来，然而丹鲁丝的
纤手指尖已经扫着了她的外氅，掌风透进了莫小晴的后背，所幸莫小晴身躯
已翻转，她惊得一抖双掌，十指笔直往下一搭，“平沙落雁”式，抖劲往沙
漠红丹鲁丝双掌上一点，双掌立着，含劲未发。
沙漠红丹鲁丝本已胜了，料不到对方借身形灵活竟未败阵，在这种情势
下哪能甘心，猝然双臂向外一展，想向莫小晴“天池穴”击去。
可是莫小晴又岂肯甘休，她这一式本是诱招，就在对方才一变式之时，
莫小晴猛然指尖向上一挑，成了“寒鸦拜佛”式，用“双阳沓手”向外递出。
这种力量用的是“小天星掌力”，下盘已用足了劲，纤掌向外一发，任
凭沙漠红丹鲁丝如何快捷，也难以逃开。
莫小晴出掌后，方料及这种力量太大，沙漠红不死必伤，然而动手过招
时，有时候就连自己也无法加以控制。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由场外众人内发出一股急劲之风，硬和莫小晴所
发的掌风抵了一下，却不怎么显著。沙漠红丹鲁丝也就借这一丝停滞，猛然
一分双臂，完全靠脚跟用力，尽力向后一蹬，身躯完全向后猛一仰，“金鲤
倒穿波”，竟似一条红箭似的穿出足有三丈以外，才轻轻落地，竟把莫小晴
掌上的余劲给卸了。
然而发生了什么事，也只有她和莫小晴心中知道，不由把这暗中发力之
人感铭得五体投地。
丹鲁丝身才落地，秀目向劲发处一瞟，她的眼睛不由一亮，目视处竟是
一汉服儒雅的俊公子，正在皱眉颦视场上，沙漠红丹鲁丝不由对他展眉一笑，
但这位公子却把头又低下去了。
最气的却是莫小晴了，她眼看这一掌满操胜算，虽然沙漠红这一招回避
得巧妙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但是如无那人暗中发劲阻了一下，就算沙漠红再
快，起码也可令她呈出败象，想到此不由一剪双眉，一回头，想在人群中找
出这人是谁。
猛听一声清叱，就见一条白影如银河倒泄似的一闪而下，就在万人为丹
鲁丝和莫小晴惊叹、叫嚣、喝彩的声浪尚未消失之前，立在了场上。
这人一现身影，不止在场众人耸动，就是石、莫二人也不由吃了一惊。
石继志一惊，心想这一次可完了。
原来这人自眼以下以一方绿巾蒙着，背系长剑，正是大漠道上屡现侠踪
的少女。
莫小晴正在有气无处发的当儿，见平空下来一人，注目一看，不由怒得
七窍生烟，她内心早已把此女恨入骨髓，此时此地再见她，更是火上添油。
更何况她一出现，莫小晴更以为方才暗中发劲抵自己掌力之人定是此女无
疑，这么一来，简直是恨上加恨，仇上加仇，向后退了一步，一声冷笑道：
“小贱婢！你来得真好！姑娘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好惹的！”
她心中还记恨着这蒙面少女当初的一句话，一背玉臂，按簧抽剑，“呛”
的一声，宝剑出匣，银光四溢。
想这少女可也是来拼命的，闻言柳眉倒竖，叱了一声：“臭丫头！青海
道上被你和那忘情小贼气得我好苦，今日我岂能放过你！”她更不延迟，振
腕抽剑，青光闪烁，透出阵阵龙吟之声。
沙漠红丹鲁丝见状闻语，始知二人像是有夙仇似的，竟动起了兵刃，不
由大急，点足扑身至小晴身侧，拉起小晴一手道：“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比着玩，可别认真呀！”莫小晴皱起秀眉道：“你不知道，这贱婢欺人
太甚，今天姑娘不给她个厉害，她真当我是好欺侮的！”
二女说话间，那位蒙面的少女竟抽空回头死盯了石继志一眼，继志见她
双目红晕，竟透着忧郁之色，只看了自己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答对莫小晴
的话，抖声问道：“不要脸！骂我是贱婢，是哪一个贱丫头一天到晚缠着人
家不放？人家去青海，你也去青海；人家去天山，你也去天山，天下真有你
这种不要脸的人，还好意思骂我，我真替你羞啊！”
这一番话说得莫小晴脸红如火，差一点想哭出来，不由扫了一旁的石继
志一眼，心想，你这薄情人，看着这种事，也不出来帮帮我！她岂能任人辱
骂，不由也撒开了娇性，手指着那少女骂道：“不要脸⋯⋯你嫉妒是不是？
姑娘愿意陪着他走，你⋯⋯又怎么样？气死你！我⋯⋯缠着他？”忽然她想
到继志沿途那种冷漠情形，再被少女一挖苦，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就
像粒粒明珠滚落在地。
这少女见状似一怔，其实她的眼泪早就比小晴还早流了出来，只因面上
有那方青巾遮着，人家看不见罢了，听了小晴的话，也是带哭道：“我才不
气呢⋯⋯这种无情的小贼⋯⋯”骂到此似觉不忍，不由用带泪之眼回瞟了一
旁席地而坐的石继志，愈觉其剑眉星目，英姿绝伦，后面的话竟变成了泣声。
石继志却是比她们两个更难受，莫名其妙地被人家指说怨骂，心中大不
是味，又不便出来，只急得深锁剑眉，还得接受着三女不同的眼光。
原来那沙漠红丹鲁丝虽只是这一刹那之间，却已把往昔一向孤傲的、目
无余子的芳心，系在了这位曾经暗救她的石继志身上了。她不管二女说些什
么，只是抽空瞅着这位英姿飒爽的佳公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在她那一
向封锁着感情的心中，从未像今天这么振奋波动过。
石继志被三女不同的眼光弄得垂头丧气，有苦难言。心想这蒙面少女竟
骂自己是忘情的小贼，难道自己曾和她有什么感情？对方语音娇嫩如莺，只
觉听来耳熟，偏恨一时想不起，心中好不纳闷，只得长叹一声，以手抚面，
心想：“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我是真不能再管了⋯⋯”
莫小晴与那少女彼此一骂，已成誓不两立之局，丹鲁丝劝解无效，也只
好纵身一旁作壁上观了。她哪里看不了，单挑了好地方，竟站在继志身前，
回眸轻盈盈地对着继志一笑，石继志顿时热血上涌，忙把头扭向一边。
场上可热闹了，一青一白两口宝剑闪着两道白电似的光，时上时下，只
见剑光，哪分人影，二女已经杀作一团。
这一来算是给二族之间增加了一场精彩的额外节目，他们可不管这是怎
么个打法，反正愈凶愈好，只觉最好能出一两条人命才够味。
这两个姑娘一动上手，都用的是剑，更加上二人身段的美妙轻灵，几乎
不分上下，展开了身法，真有沉雷飞电之势，惊涛骇浪之盛。一般的塞外族
人，哪里见过这等身手，简直都看直了眼，连大气都不敢喘。
二女一动上手，霎时间已拆了二十余招，剑剑皆奔对方要害，忽而斜刺
晨星，忽而踏宫走门，忽而偏锋侧刺，招式万千，就连石继志也看花了眼。
仔细一分辨，莫小晴施展的是一套“沙门慧剑”，一展开来，跳闪腾挪，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极深湛的剑木造诣。
那蒙面少女展开的是一套“般若剑法”，回避伏跃，剑点分明，身段之
巧，招术之快，和莫小晴对打起来，可谓棋逢对手，一时之间，简直分不出
剑光人影。



突然一声龙吟，二女各自向左右一分，击起一点金星，再看二女，都秀
发散开，粉面透汗，娇喘声声。石继志方想出面劝解一番，莫小晴已侧身压
剑，一式“白蛇吐信”，陡地出剑直点对方前胸。
那蒙面少女一竖手中剑，以“盘石起柱”法向外猛一展，但听“呛啷啷”
一阵金铁交鸣，二剑竟又互击在了一处。
那蒙面少女猝然回身现剑，一式“顺风扯旗”刷地抖出一道青霞，不待
莫小晴回过身来，这一剑由下往上猛挥了过去。莫小晴久战不胜，更由对方
剑上体会出这少女果然不可轻视，见她这一剑来得太快，忙自左一弯腰，闪
开了蒙面女一剑，手上不再犹豫，向左一侧身，似要闪开，眼角却斜视着对
方。
蒙面少女一剑走空，见莫小晴居然想向左跑，口中叱道：“哼！你想跑？”
拧身纵上，想用一手“铁锁横舟”的招式，横剑斩去。
就在这一刹那，猛听莫小晴口中叱道：“贱婢看剑！”猛然右臂向外一
展，全身一个急转，掌中剑向右一偏，不待自己身形站定，已猛然倒挑而出，
使了一招“孔雀剔翎”。
那蒙面少女身方至此，见状大惊，不容她再稍缓须臾，猝然向后猛一仰
身，好一招“铁板桥”功夫，全身竟自往后平倒，仅离地面寸许，全身竟全
靠着一双足尖点地，一平似板，只这一手功夫，没有十年的苦功决练不出来。
莫小晴一招走空，就听对方一声清叱，全身竟像风车似的，猛然一式“蜉
蝣戏水”，“刷”的一声，竟转到莫小晴的右侧，全身向上猛一崩，一双莲
足足尖，以“点金灯”绝技往莫小晴双目点去，掌中剑更不容情，“秃鹰展
翅”，闪出一蓬青雨，直往莫小晴由下向上、连臂带脸斜劈了去，凌厉已极。
莫小晴一招“孔雀剔翎”走空，就知不妙，可没想到蒙面少女竟有这么
一千绝招，脸都吓青了，银牙一咬，心忖：“贱婢！我与你拼了！反正要死
也一块死！”惊叱了一声：“你⋯⋯”想躲开蒙面少女这一招是不可能了，
她竟把心一狠，存了两败俱伤之心。
只见她在这危如垒卵的一刹那，竟然双手抡剑，非但不躲，竟向内急上
一步，掌中剑“力劈华山”，向蒙面少女劈了去。
此时全场震惊，喧然大哗，那沙漠红叫了一声不好，方要纵身上前解救，
猛听一声：“使不得！”竟由自己头上呼噜噜一阵疾风飘过，不由吃了一惊，
逐听二女一阵惊呼，竟被这人以“莽牛功”双双给震出了十步以外。
三女都是一惊，这突出之人竟是石继志。莫小晴和蒙面少女各自惊叫了
一声：“你帮她？”
石继志因尚不知那蒙面少女是谁，自然向着小晴一点，闻声忙纵身至前，
关心地问了声：“晴妹，你伤着没有？”莫小晴一见他安慰自己，不由喜得
往继志身上一倚，目光却投向那一边的蒙面少女，脸上透着无限得意之色。
石继志在众目之下大觉不妥，以手轻轻扶开小晴，道声：“晴妹⋯⋯”
不想陡然一声清叱道：“石继志！”吓得石继志打了个寒战，寻声望去，却
见竟是那蒙面少女抖着一只手指着自己道：“石！继！志！你这忘恩负义
的⋯⋯”再也忍不住，竟呛着哭了起来，猛然她抬起了脸，抖声道：“继哥⋯⋯
你真的就不认识我了？”左手轻轻拉下了那方面上绿巾，露出如花似玉的面
容。石继志再一注视，不禁狂叫了一声：“友雪⋯⋯是你！我想死你了！”
顾不得一旁的小晴，飞扑到少女身边，张臂向她抱去。
这少女却抽出剑向前一指，带着无限怨气恨声哭道：“你⋯⋯你⋯⋯不



许上来⋯⋯回去吧！回到你那好妹妹的怀里去吧！”
继志陡见阔别了六七年的故人，不由热泪盈眶，这少女就是把他由湘中
八丑手中救出的女侠程友雪，也是最早得到他感情的人⋯⋯多少年来自己朝
朝暮暮都不忘的故人，在这种场合相见，怎不令他感慨万千。又一听友雪的
话，知道她竟误会了自己，不由急得遍体出汗。
正当他呆如木鸡，眼含痛泪地看着友雪不知如何解说之际，忽然身后嘤
然一声，石继志再一回头，不由皱眉叹了声：“小晴你⋯⋯唉！我怎么办？”
原来莫小晴眼见耳闻，始知石继志竟似和这少女有一种极深的感情，一
见他竟不顾自己，可想知他们早已定情，不由一阵心酸，眼泪却再也忍不住
流了满脸，禁不住哭出了声。
继志见一面是举剑凝目冷笑看着自己的程友雪，一面却是哭成了泪人似
的莫小晴，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禁也流出泪来，咬着下唇稍停了一下，
将足一顿恨声道：“你们不要对我如此⋯⋯我石继志并非没志气的人！雪妹
妹骂我忘情，不知指何而言？日久天长，早晚雪妹妹就知道我是不是那种
人⋯⋯至于晴妹，天真无邪，又和我长途共道⋯⋯”说到此，小晴竟擦干了
泪，睁着一双泪眼看着继志，满面冀望之容，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那
下面的话本是：“但是我只视她如妹，谈不到其它⋯⋯”却再也没勇气说下
去了，不由哧哧不能再言。
偏那友雪听至此又是一声冷笑，抖声道：
“算了吧！天真无邪？我都寒心死了⋯⋯”石继志不由一回身趴在大树
之上，眼泪一粒粒珠滚而出。程友雪叹了一口气，低声道：“罢了⋯⋯”轻
移莲足，想走过去劝他一下，不想才一举步，莫小晴早已哭道：“继哥哥⋯⋯
你哭了？”也是展步欲走，二女几乎是一致行动，待彼此发现，都不由脸一
阵红，各把脸向旁一扭，都停住了步，嘴角上翘着不住冷笑。
然而二女可都没想到（谁都没想到），她们彼此的这么一斗气，可给另
一人创造了机会。就在石继志五内如焚，伤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一只温
温的手却搭在了他的肩上，只当是友雪或小晴其中之一，不由抖唤了一声：
“妹妹⋯⋯”转颈一瞧不由大惊，竟是那沙漠红丹鲁丝正在微皱着黛眉，似
颦又笑地道：“是怎么回事？男人哭羞不羞？”说着轻举左手，用指尖在她
那小脸盘上划着，继志连羞带愧，忙一缩身站好，苦笑道：“姑娘你⋯⋯”
四下人群见此情形，都不由大奇，两族的酋长也偎了上来。
继志赶忙回身，一眼见友雪一双妙目正注定自己，似爱似怨，不由微笑
了笑道：“雪妹，愚兄这些年想得你好苦⋯⋯”正往友雪走去，却听见身后
一声长叹道：“继哥哥⋯⋯”石继志忙回头，却见莫小晴哭成了泪人似的，
一面还剑于鞘，一面接道：“小妹一辈子也不再叫你讨厌了，你⋯⋯”说着
竟回身一纵，就像箭一样的走远了。石继志见状大惊，他对小晴虽是没有太
深感情，但是对方娇娇玉女，千里随自己一路，这种恩情太令人感动，见她
居然如此伤心地走了，哪能不惊，竟狂喊了一声：“晴妹！你回来⋯⋯”说
着足顿处展出上乘轻功“八步赶蝉”一连三个纵身追了出去。
奈何那小晴失望灰心已极，竟像亡命似的在前窜着，石继志方想展出所
学将她追回来，不想听得身后一阵大乱，微闻那沙漠红丹鲁丝嚷道：“喂！
快回来⋯⋯这边也走了！”继志闻言大惊，当时忙反身纵回，场上仅剩沙漠
红丹鲁丝和二族的酋长，那程友雪竟也失了踪影⋯⋯
石继志呆若木鸡似的望着，眼泪不由又流了满脸，突然他把牙一咬，哭



道：“好⋯⋯你们都走吧！都不要理我好了⋯⋯”突然一团红影向自己打到，
继志翻身并二指，向这物上一按，只觉软软的，竟是条小手巾，又听那丹鲁
丝笑道：“擦擦泪吧，没见过你们汉人这么爱哭⋯⋯”继志苦笑道：“谢谢
姑娘⋯⋯我要走了！”遂把那小手巾原物掷回。
那阿丹族长走过来执起石继志一手，笑着讲了一大套，沙漠红笑道：“爸
爸说你是大英雄，要和你谈谈，走吧！我们回帐篷去谈谈，别哭⋯⋯”说着
伸手拉起石继志就走。
石继志心绪纷乱已极，哪还有闲心跟他们谈话，但经不住丹鲁丝一个劲
儿拉，还有那司川、阿丹二酋长，也是笑着硬拖，只好忍了满腹伤心随他们
走进帐篷。只听万众欢啸，又复闹作一团。
原来比武之后，紧跟着就是择侣了，一班男人欢吹出不同的笛声，石继
志要在平日睹此盛况，早就兴奋得不得了，可是当此伤心之余，哪还有心去
看这些？只是一个劲呆坐着发愣。
随见无数少女齐舞而出，月光之下一个个都似仙子下凡，轻歌曼舞，杏
目流波，那些疯狂了的年轻男人，都自人群中窜出，高叫着他们情人或如意
佳人的名字，希望她们能选择自己。
果然有不少的少女舞到了她们如意郎君之前，都以长长的水袖，往那男
士脸上拂去，这被拂的男士如果是未婚的，并且对此女有意，就可将选中自
己的少女一把拖住。
然后这一对情人双双起舞，舞到筵前共饮一杯“合欢酒”，这种合欢酒
是用数十种果汁酿成，酒性甚烈，按他们的风俗，在此定情成婚之夜，男女
二人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方可停止。
然后他们就算是夫妻，可以任意而为了。多半的习惯是在此夜尽情风流
达旦，天一明就由新郎牵出早已备好的骆驼，将新娘载上，出外去畅游一月，
这一月就是他们的蜜月生活。
石继志呆看得味同嚼蜡，忽见身旁的沙漠红丹鲁丝不知何时竟换了一件
素白的长裙，拖着一双长袖，看起来就像出水芙蓉，霓裳仙子似由篷内走出，
阿丹族长不由一怔，又惊又喜：分明是自己的女儿今夜有了意中人，居然也
盛装出舞了。
那司川族长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心想自己两个儿子她不知是看上了哪
个，不管哪一个，反正总是其中之一，似此美丽娇娃，一旦成了自己儿媳⋯⋯
这老头子想着想着，眼睛不由眯成了一条缝。
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一出来就看着自己甜甜一笑，就一怔，暗忖：“这
姑娘老对我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得小心点，现在我可真怕这一
套⋯⋯”但是人家对你笑，总不能绷着脸不理，无奈也只好苦笑了笑。
沙漠红丹鲁丝已款款起舞，加入了少女群中，四下掌声如雷，狂喊怪叫
成一气，尤其是那些年轻人，都像发疯了似的喊着：“丹鲁丝、丹鲁丝⋯⋯”
丹鲁丝就像一只白天鹅似的舞着，她那娇娇美体，婷婷玉姿，就像月中的嫦
娥似的。
她舞到哪里，就有无数的壮男偎在哪里，他们用手拍着自己半裸的结实
的前胸狂叫着：“克芝达西刺！克芝达西刺⋯⋯”意思是：“姑娘选我吧！
姑娘选我吧⋯⋯”然而这高尚纯洁骄傲的姑娘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
帐篷内的两个酋长不由怔住了，原来那人群的前面，向丹鲁丝叫得最厉
害的，正是司川酋长的两位公子烈日和南熊，然而丹鲁丝并没把那长白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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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往他们二人之中任何一人的面上拂去，证明她的意中人，决不是这二人。
按照规定，除了两族自己人以外，别的族人没有应选的权利，那么她的
意中人是谁呢？
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舞着舞着，竟舞到了自己的面前，心中一惊，再
见这姑娘的目光里隐含着无比的娇媚，向自己看着，不由吓得机伶伶打了个
寒噤，心想：“糟糕！她别是看中了我吧！”就在他此念尚未转完之际，丹
鲁丝竟像一只云雀似的，翩临在他的身前，侧身挥袖，白袖如带，已拂在了
石继志的脸上，石继志连惊带急，忙伸手抓袖，糊涂中竟合了规矩，顿时众
声大哗。
丹鲁丝也停身不舞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望着继志，嘴角动了动，
想是要说些什么，又羞于出口，双颊绯红地笑着，钻进帐幕里去了。
石继志方如梦初醒，大叫一声：“这⋯⋯这不行！姑娘！”两只强壮的
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双肩。
石继志惊慌中抬头一看，竟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父亲阿丹族长，他用两手
搭在石继志的两肩，笑得满脸皱纹都开了，他大笑着叫道：“好刺里酥！好
刺里酥！乌金山口一于特⋯⋯”意思是：“恭喜你！恭喜你！我女儿真是好
眼力！”
石继志急道：“什么好刺里酥？族长！这是不可能的事呀！”但是这位
老族长双手依然搭在继志的两肩之上，哈哈狂笑着，继志也不便挣脱他的两
腕，只急得狂喊道：“丹鲁丝！你出来！我跟你说⋯⋯丹鲁丝！天啊⋯⋯”
老族长不管他叫些什么，还把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凑上来，在继志的两颊狠
擦了两下。
四外暴雷似的欢呼了起来，虽然在他们的心中并不欢迎一个汉人被丹鲁
丝选中，然而他们眼见石继志如此身手，貌相如此神俊，都莫名地对他产生
好感，崇拜着他。又见那阿丹族长居然都抛开成见，欢迎一个汉人佳婿，他
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自然也高声呐喊了起来。
石继志好容易挣开了这阿丹族长的胡子脸，又叫了两声：“丹鲁丝！丹
鲁丝！天啊！你在哪儿呀！这算是怎么回事？丹鲁丝！”
突然两杆判官笔透风点来，石继志大惊，忙一矮身，一条黑影由自己头
上掠过。这人一下地，“怪蟒翻身”翻过身来，竟是南熊！
石继志不由一惊叫道：“南熊！你要干什么？”这南熊已双目如血，哪
还会管其它，大喝了一声，向前一划步，猛然“倒打金钟”，双笔抡直，突
然向后倒崩过来，往石继志天灵盖上猛砸下来。
原来南熊兄弟，目睹心上人丹鲁丝竟选中了这汉人，不由怒火中烧。按
照他们族中规定，情敌可以比武，虽然自己胜了依然不能获得丹鲁丝的爱情，
但是总可当众羞辱石继志一番，再者他们只见莫小晴和程友雪二女的武功确
是了得，但是并未见过石继志显露过什么身手，因此他们更是不服，心想石
继志也许只是轻功好一点，技击方面或许连自己都不如，何不出手当面羞辱
他一番。
按照他们规定，凡是比武时杀死对方，可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南熊兄弟
心存阴险，想将石继志杀死，以一吐心中怨气！
石继志见南熊一照面就是狠招，心中也不禁有气，正逢这南熊一双铁笔
倒崩而下，劲猛力足，要是让它沾上，准得脑浆迸裂。但石继志不躲不让，
猛然伸双掌，直往这南熊两手腕上叼去。



石继志因自己在此总算是客，并不愿伤害对方，否则只略用功力，南熊
何堪一击，因此心想将他手中兵刃夺下手就罢了。
但南熊也非弱者，他这一双铁笔眼看已碰上了对方，忽觉两手腕侧疾风
扑至，不由一惊，猛然一个“绕步盘身”，手中双笔向当中一合，“当”的
一声脆响，已并在了一起，跟着拧腰上前一步，“童子拜观音”，“呼”的
一下猛然磕下，还是直往石继志当头直碰而下。
这一式相当厉害，石继志原想仅把对方铁笔抢下手，羞辱他一番也就算
了，没想到南熊居然像是和自己拼命似的，招招皆是奔向要害，不由勃然大
怒，暗忖道：“好个狂小子！你只当我空手就怕了你不成？”想至此一晃上
身，微错出一尺左右，猝出右掌，发五成劲抖掌就向对方铁笔上直封了去。
南熊陡然间一怔，心想：“好小子！你大概是不想要这只手了⋯⋯”想
至此猛然双臂加劲，十成功力往下直碰了去，但听嗡然一声大震，南熊顿觉
双腕就像折了似的一阵奇痛，一双笔被对方肉掌一击，竞自反崩了回来，那
种猛劲，竟使自己随着双笔，一连翻了好几个倒筋斗，双臂麻得几乎都抬不
起来。
但是南熊也具有一股硬劲，尽管痛到如此地步，可是那一双手竟是死握
着那双铁笔不放，虎口都快震裂了。
他至此才知道这个汉人功夫竟如此了得，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甫一站
定身形，已不由牛喘不已，额角汗透，再看对方，竟是冷笑着负手而立，像
是没一点事。
石继志见这一掌竟把他震得一连随笔翻了好几个倒筋斗，满想双笔一定
是握不住了，没想到他仍然握在手中，不由也颇惊异，见他面红如火，喘声
如牛，知道受痛不浅，内心尚觉自己来此到底是客，还是见好就收算了，不
由对他冷笑了一声道：“南熊！你可知道厉害了？我尚有事天山一行，可没
功夫在此跟你打着玩！”
说罢回头就走，不想才一起步，顿听身后一声大喊道：“青赤花！”这
是一句骂人的粗话，石继志方觉不妙，猛觉顶上劲风猛袭而至，仍然是奔命
门打下。
石继志冷哼了一声，向上一抖单掌，这一次用了七分劲，用掌沿一划那
铁笔杆，已把这杆铁笔握在了掌中，就在此时，顿觉有肋也是疾风扑至，竟
是南熊另一支判官笔以“横扫千军”式，向石继志肋上挥来，这一次他双腕
上都用足了力，简直就是拼命来的。
见石继志伸手已握住自己一杆判官笔，南熊大惊，挣了两下没挣开，情
知不妙，只得左手加劲，另一支判官笔以雷霆万钧之威，直往石继志右肋击
下，满想以这一式能迫使对方松开那只握笔之手。
但是他没想到，就在这支笔已沾上了石继志衣服的时刻，忽见对方一睁
双目，神光如电，心方一惊，左手铁笔已经挥上了对方肋骨。
南熊不由大喜，运劲向外一抖，但听“噗”的响了一声，四周之人都不
由惊得大叫了起来，他们想这汉人是万万活不成了。南熊心方一喜，忽觉那
杆铁笔就像敲在了一块极软的豆腐上似的，霎时间那支铁笔连头带身竟深深
陷在了对方肋内。
南熊心方惊异对方怎么骨头这么软？就在这念头还没转完之时，猛觉右
手一阵奇痛，遂见对方只一拧臂，自己右手铁笔竟到了人家手中，不由大惊，
再看自己右手，顺手往下流着血，才知虎口被对方一拧，竟自皮裂血出，不



由喊声：“哇西！”向后猛一挫步，想把左手兵刃带出，不想一拉竟拉不动，
这才知道，这年轻汉人竟是真有功夫，不可轻视。
南熊大惊之下，忙松左手，以“倒踩古井”步向后一连退了三步，不想
对方却更快，石继志已存心给这南熊一点厉害，顺势向外一抖左掌，顺臂已
兜在了南熊腋下，喝声：“去你的吧！”跟着向外仅用了一分劲一送，南熊
已顺势出去了七八步，一个屁股墩坐于地上，他就是再厚颜，也不能不算输
了，一张红脸都成了紫色，就地一滚已自站起。
他那左手一杆铁笔，尚深深地陷在石继志右肋之内，石继志见无数人都
看着自己，有意表演一手，杀杀众人之威，只见他吸了一口气，猛然肚腹向
内一吸一凸，开口喝了一声：“去你的！”但见那杆判官笔，随着石继志右
肋向外一鼓，“嗖”的一声，就像一支凌空之箭，一阵疾啸而出，竟自无踪。
南熊见状不由吓了个忘魂，一时竟呆在了当地，石继志冷笑了一声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丹鲁丝，对我心存妒嫉，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真是莫名
其妙⋯⋯”
说到此一扭头，见司川和阿丹二位族长都在愣望着自己，满面惊异之色，
向前走了两步，躬身对二人行了一礼道：“多谢二位族长盛情，在下想马上
就起程赴天山一行，婚事一项，实不敢高攀，并非继志故示孤高，实有难言
之处，尚请族长勿怪！”
言罢也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转身就走，耳闻那阿丹族长大呼之声，想
是召自己转回，石继志不由足下加紧脚步，才行了两步，微闻“嗤”的一阵
破空之声，心中一惊，即知定有暗器袭到，往前一伏身，见擦顶而过者竟是
一支蛇头白羽箭，石继志不由勃然大怒，“怪蟒翻身”倏地转回，见这次竟
是那烈日，心道：“好一对兄弟！竟是这等不知自量，今天我就不客气了！”
才念及此，又闻得“叭叭”连着两声哑簧弹崩之音，又有两支蛇头白羽箭，
竟是带着哨啸急闪而至。
石继志知道这种暗器十分厉害，它是每支长有一尺的白羽短箭，箭头细
长呈菱形，尖锐无比，最厉害是入肉内就有如马尾般粗细的芒刺，由箭头上
自弹而出，中箭人只有用刀连箭头带肉深深挖下一大块，才能起出、要是射
中要害，十有八九是活不成。而且这种暗器不是靠指力腕力掷出，而是装在
一银质长筒内，这小筒紧紧扎在右腕之下，每筒内可压箭十支，筒内装有卡
簧，用时只须以小指轻轻勾按机钮，这箭自会由筒内射出。
石继志一闻声，就知自己所料不差，果然就是这种狠毒的暗器，先就不
乐意三分，正逢两支蛇头白羽箭射来，一奔咽喉，一奔心窝，声响一箭已到，
奇快无比。
石继志哪敢怠慢，知道这种暗器劲道太猛，掌风定是挥它不走，想到此
双掌下按，“一鹤冲天”陡然拔起了七丈高下，这两支蛇头白羽箭已走空了。
石继志在空中“云里翻”，已看定了烈日正纵身往一棵大树上掩去，石
继志心中已恨透了这烈日，哪里还能容他逃开，一声长啸，在半空中，“金
鲤亮脊”向上一挺腰，身子已挺成笔也似直，跟着“海燕掠空”式向两侧一
分双腕，强提了一口丹田之气，身子竟比箭还快，直往那大树上扑去。
烈日因衔继志夺美之仇，更念伤弟之恨，所以一怒出手，他自知动手是
万万不及石继志，所以来一个“金蜂未至蝉先觉，暗叫无常死不知”，把自
己最得意的暗器蛇头白羽箭取了出来，满想凭这一筒十枚白羽箭，再怎么总
能伤了对方，只要射中一支，就足以消泄心中之恨，不想对方竟具如此身手，



一连三箭，居然连对方衣边都没沾一下，哪能不惊吓万分。
他才纵上树帽，眼瞟处石继志身已扑下，烈日连惊带吓，一扳手中箭筒，
施了一招“老猿坠枝”，全身凭左掌悬枝陡然下滑，“叭叭”两声脆响，又
有两箭竟奔石继志双目电闪飞来。
石继志愤怒填胸，在空一翻双腕已把两箭握在了掌中，顿觉掌心一阵火
热，可知劲道之足了。
石继志才一抓箭，那烈日已松手下地，拧腰向后坡便纵，石继志扑上树，
他竟已出去了四五丈，石继志被逗得无名火大起，喝声：“小辈欺人太甚，
看箭！”用二指钳着箭身白羽，以“托手箭”打法，向外一翻腕，“嗤嗤”
两声，两道白线一闪，已奔烈日后肩“肩井穴”上射去。
烈日功夫也颇了得，闻风即知原物奉还，头也不回，向前一伏腰，两支
箭已擦背而过，劲道之足，并不稍逊卡簧弹出，可知对方手劲之大了！
他这一伏腰，石继志已捷如飞鸟般纵身而至，足才一落地，立刻冷笑着
道：“暗箭伤人算哪门子英雄，烈日！你接招吧！”话一完，竟用了一手“龙
形穿手掌”，把一股丹田气贯上了右臂，向外一抖。这种掌力，身势不用落
实，只要掌风沾上对方，准能伤对方于掌下，石继志掌风劲疾，已堪堪击中
了烈日。
烈日见石继志一迫近，已知道不易逃开对方掌下，只得一咬牙，作困兽
之斗，他腕下白羽箭，是纵横江湖成名的利器，今夜竟两次失手，已生戒心，
在这千钧一发中，竟自弯指扣上了箭筒机钮。见石继志双掌已到，他连回身
的工夫都没有，猛然一仰身，用“金鲤倒穿波”的姿势，“叭叭叭”三道白
影电闪般向石继志打去。
这一手暗器更是厉害，因相距太近，任石继志身形再快，也是难以逃开
了，就在这紧张的情势下，蓦然斜刺里一阵疾啸，跟着叮叮一阵脆响，竟由
侧面飞来三点金星，不偏不斜正打在那白羽箭身之上，腕力之强，竟把这么
力劲的白羽箭身硬给错开了半尺。
石继志惊慌之下，一式“潜龙升天”已拔起八尺许高，以二足足尖，向
下一点，已闪开二箭，一弯身钳住了下余一箭的箭身白羽。他心中已恨透了
烈日，向外一翻腕，口中暴喝了一声：“打！”“噗”一声，竟自扎入了烈
日胯股之上。
烈日疼得“哟”了一声，他也真狠，竟不容那矢尖钢刺弹出，猛一反手
已把这支箭拔出，鲜血如泉涌而出。接着一个“懒驴打滚”，在地上猛一个
翻身已自挺身而起，双目如血，只见他猛然伸手向腰中一探，“噗噜噜”一
阵风响，竟由腰上抖出了一条金丝锁口鞭，跟着向前上足，身形往右一旋，
金丝锁口鞭就像一条银龙似的，倏地向石继志横腰扫来。
石继志正心想这发金钱镖救自己的到底是谁，不想才一转念，烈日居然
亮出了兵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猛下毒手，不由怒喝了一声：“来得好！”
往下一扑，上身已贴着了地面，擦着地面一拧腰，已把金丝锁口鞭让了过去，
往外一长身，双掌往外斜推，劲疾的掌风反向烈日右肋打去。
双掌还未打上，烈日就觉得掌力十分重，暗说不好，猛然往回用力一拧
身，“嗖”的一声已出去了丈许，杀腰就逃。石继志只当他又有暗器要到，
真有点怕了，喝了一声：“你还想走么？”人随声起，用蛇行乙式飞扑了过
去。
石继志这一次是安心不让他逃出手去，一式“游龙探爪”向外一递掌，



口中嘿了一声，掌风竟把烈日震得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这烈日已吓破了胆，怪吼一声，猛然拧身，向两丈以外的一棵树上纵去，
石继志冷笑一声，丹田气一提，一点足尖，双臂往下一抖，一鹤冲天陡然拔
起，虽起身较这烈日为迟，但却超在了他的前面，竟先他落足在那棵枯树之
上。
这么一来烈日身形已扑至，再想收势，哪还能由得了自己，倏地摔了下
去，这一下可把烈日害苦了，这棵树高有四五丈，仅是一棵枯干，并无其他
可落足之处，要是摔下来，就是不毙命也得落个骨断筋折，他又哪里知道，
还有更妙的在后头。
身才摔下，但见白影一闪，烈日方闭目受死，谁知石继志竟又比他先下
地了一步。烈日正头下脚上倒栽而下，石继志因心存厚道，不忍见他如此摔
毙，口中喝了一声：“死可不成！”掌猛向上一翻，已按住了烈日的双肩，
又向上一推，烈日偌大身体忽悠悠起来了足有四五丈，竟自又到了欲落足之
处，同时身子已正了过来，烈日在空一分双臂，才落足树干之上，已吓得面
无人色，汗流侠背。
石继志在树下冷笑了一声：“兄弟！你还差得远！我走了⋯⋯”说着略
一环视，并未发现施金钱镖救己之人，见众人又都偎上，为了免去麻烦，他
叹了声道：“我还是走吧⋯⋯”跟着倏起倏落，施出上乘轻功“蜻蜓点水”，
一霎间已扑出这孔雀坪。
他离开闹哄哄的人群，阵阵夜风由无垠原野吹来，使他感到清醒了许多，
他又想到了莫小晴和程友雪，他想：“如今这两个人都走了⋯⋯她们也许一
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尤其是程友雪，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了，自己
所以能有今日，甚至自己能活到今天，要不是这位姑娘，什么都谈不上。
于是他又想到，当初在洞庭湖畔自己逢难时被她救到那一所破庙中的情
节，程友雪是如何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那种恩情岂能容人一刻去怀！想到
此不禁觉得鼻子酸酸的，哭道：“友雪妹妹！我是爱你的⋯⋯你怎么竟会误
会我？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我都想着你！友雪！你忍心弃我而去么？”
忽然他又想到了小晴，这位姑娘居然陪自己远走穷荒，沿途吃尽了苦，
似此真情，就是铁石人又岂能不动心呢？
何况这位姑娘无论学识人品或者武功，哪一样也都是上品，尤其近日来。
自己竟和她相处得如同兄妹，这一突然失去，竟似少了一件极心疼的东西似
的⋯⋯他哪里知道，虽然口口声声自认为和小晴只是兄妹之情，事实上确实
不是如此了。
只要一静下来，小晴那天真无邪的影子就浮在眼前，笑时的娇，闹时的
俏，静时的甜，动时的美⋯⋯多少往事又重回到了他的脑中。
不知不觉，他口中竟又哺哺地唤着：“晴妹！晴妹⋯⋯你真的走了？”
猛然他想到了一件事，忽然大叫起来，自语道：“我真傻，她的东西、
马什么的，不都还在柳复西处么？”想到此不由足下加紧，笑道：“对，她
一定在那儿⋯⋯她不会走的！”一会儿那老汉人柳复西的羊皮帐篷已在望中，
再几个起落已至门前，只见全帐空空，众人都在狂欢未归。
石继志揭帘人内，见一个四十上下的哈萨克女人坐在里面，正是柳复西
的妻子，见石继志回来，忙站起连说带比直往外指，石继志也听不懂她说什
么，不由急道：“她走了么？”那女人依然像说外国话似的哇啦哇啦直叫，
石继志正感纳闷，这女人却从身上取出一个纸团，递与石继志，并连向外指。



石继志惊奇地接过这纸团，见被握皱得一塌糊涂，口中道：“这是她写
的么？”忽然想到问她等于白问，还是看看信吧！
展开这纸团，其上是篇蝇头小字，颇为绢秀的一笔草体，但却似临笔急
促，写了几行，又用笔划去了，试读之却是满纸辛酸，上面仅能辨认出几行：
“我的人虽走了，但是我的心却永远追随着你⋯⋯天长地久⋯⋯海角天
涯⋯⋯”石继志不觉一阵鼻子发酸，泪竟流了出来。
原来这位多情的姑娘在和友雪一番狠斗之后，一心盼望他能安慰自己一
下，却不知他竟奔向程友雪，一时心寒透底，再也忍不住，反身狂奔而去。
后来虽发现石继志在身后追她，但是总因当着友雪不便如此回来得快，
方把脚步放慢，心想只要石继志能追上来，多少安慰一下，也就可以见好就
收，自己又岂能忍心真走？
谁知在此时那程友雪竟也生气回奔，石继志又转回追那一边，这么一来，
莫小晴势成骑虎，是非走不可了，更加上眼见他对友雪如此深情，芳心也不
由为之寸断，一时足下加劲，如飞赶回那住处帐篷，进门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那老妇人见状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语言也不通。莫小晴
哭了好一阵子，才止住泪，自己忙带了随身衣物，到后面把自己的马牵出来，
本想给他留一封信，只是心情太复杂，举笔久久不能下言，最后才写道：“继
哥：当你打开这封信时，我已经走了。继哥！你可知我内心是多么不愿这么
做啊！这些日子里，我的心已全给了你⋯⋯我的人虽然走了，但是我的心，
却永远追随在你的身边，天长地久，海角夭涯⋯⋯”
忽然又觉得这么写不好，用笔划掉又在旁写：“我是多么的伤心失望⋯⋯
继志哥哥⋯⋯今生今世，除了你以外，已没有我再能爱的人了⋯⋯但是你，
狠心的薄情人⋯⋯”写至此她已泣不成声，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落笔：同时又
怕他回来，于是用笔又把写好的划去，顺手团成一团抛于一边，含泪外出上
马狂驰而去。
那哈萨克妇人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待她走后才从地上捡起了那皱作一
团的纸来，知道这里面定有原因，就揣在怀里，不一会儿果然见那年轻的汉
人也回来了，所以连说带比地说了一阵。因她丈夫是汉人，所以还能凑合说
几句不成文的汉语，石继志尚能听出：“她⋯⋯女人⋯⋯马⋯⋯有走！”
石继志流了一会儿眼泪，知道伤心也没有用，还是走吧！天山之行事了，
自己如道经川蜀，定要访这关小晴，好歹也向她表明一下自己的心迹，并非
是如她所想的那么薄情之人，实在是此心己早早托付他人，只能视她如妹，
别的⋯⋯又能如何呢！
唯恐那沙漠红丹鲁丝发现自己不在场，又逼了来，那可就惨了，自己天
不怕地不怕，可真是怕和女人打交道⋯⋯
念及此不由慌忙整好革囊，又装足了水，牵出那匹汗血马，这畜生似己
闲得不耐，一个劲长嘶，石继志面朝那哈萨克妇人含笑道：“今天一天实在
打搅你们了⋯⋯”说着摸出一小锭金子递与那妇人，这哈萨克妇人竟是说什
么也不肯收，石继志只好收回，才一上马，那马已自行扬蹄狂啸而奔。
天已近午夜，可是四野却被一轮皓月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天山就像矗
立在眼前似的，皑皑的白雪耀得双目难睁，他想离天山也许不远了。
他顺着这孔雀河边一路策马而下，心中尚想道，那沙漠红丹鲁丝如知道
自己走了，不知该多么伤心，以她那种身份和容貌，这种打击太大了⋯⋯“可
怜的姑娘，并非我如此狠心，实在是我不得不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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